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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

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

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

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

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圆园世纪的中国，产量
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

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

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员怨园源）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
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

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

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

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

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

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

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

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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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

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

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

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

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

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

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

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

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

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

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

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

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

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圆园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
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圆园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
“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

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

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

同仁的积极参与。

员怨怨怨年圆月愿日于西三旗

圆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生命的行迹

———新版自序

许多学术研究，似乎都是来自于自我生命中的日常生活体

验。而和这本书有关的，大概是练字与写信吧。

记得小时候学书法，一开始被要求的，就是描红临帖。虽然

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前后临了不下千百遍，写来仍然是四不

像，但那从无到有，从力求与前人形似，之后终究还是得以自我挥

洒的过程，却是儿时一段难忘的回忆。那时候，总不免会好奇：为

什么一定要照着帖子依样画葫芦？为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写就

怎么写？另外，如果说“字如其人”，那么，是不是学久了欧阳洵，

性格就较硬挺，练多了赵孟 ，就较柔婉呢？
还有写信。自从初通文墨，开始和朋友、亲人间有书信往来

的经验之后，最强烈的感触，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也就是，因随关系亲疏的差异，背景及认知基础的出入，即或同一

件事情，同一种心情，在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时，都会有不同的表

述方式。当时只觉得有趣：怎么自己好像具有多重人格？浮游交

错在那么多的剖白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这些疑惑，当时并未得到解答，也不觉得需要解答，但前些年

大量阅读魏晋诗赋，却仿佛隐隐然触类旁通，获得了某种启发。

话说员怨怨员年夏天，我刚完成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艺
术》，并顺利改聘为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因缘际会，受命担任系

员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内“诗选及习作”必修课程的教学工作。然而心中忐忑，实难以言

喻。原因无它，因为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文论，即使博士论文

改弦易辙，上探魏晋，所关注者，仍偏重在语言美学与小说叙事等

议题之上。虽说长久以来，便深深着迷于唐诗宋词的优美意境，

但业余欣赏，毕竟不同于专业的研究与教学，如今，既要面对学

生，焉能不加紧自我充实？

正是如此，我开始大量阅读汉晋诗歌，兼及赋作，同时也留意

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在这过程中，最先注意到的现象，就是这一

时期的诗歌，实以“拟作代言”与“赠答”为最大宗，但可怪的是，此

前竟然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呢？是不是

因为“模拟代言”一事意味着保守因袭，“赠答往来”隶属交际应

酬，放在言志缘情的书写传统之中，层次不高？然而，事实上，即

或如陆机、陶潜、谢灵运等名家，拟代赠答之作，也所在多有，这又

该如何解释？再说，魏晋人强调“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讲求“我

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着重在言谈文词上力求新变，又怎会甘心

平白以因袭、应酬的态度去为诗作赋？

这时候，过去习字与写信的经验，不期然地成为一种类比的

参照坐标。它们不见得能与“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写作完全

相提并论，却促使我认真思索文学艺术与个人生命体验间的关

联，以及所关涉的种种问题。正是如此，生命体验的传承与转化、

文学艺术活动中的模习与创新、人际往还中的“人辕我”互动与自
我形塑，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辩证对话，遂成为我研究时的重要切

入面向；而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诗”的研究，似乎也就在

这些面向的交错观照下，逐渐有了不同既往的成果。

这一系列论文的酝酿与撰写，集中于员怨怨猿年到员怨怨缘年之间，
如今想来，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不同的因缘纪事。依时序，《汉晋

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谢灵运〈拟魏太子

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谈起》员怨怨缘年春在《台大中文学
报》刊出，发表最早。它是全书论述所以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从

圆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构思到完稿历程最为漫长艰辛的一篇。为了突破前人对于“拟

作”、“代言”文学的成说定论，我试图在全面爬梳原始资料的同

时，另参酌西方文学美学中若干阅读辕创作理论，以深化论述；于
是花了相当时间，努力消化吸收许多理论性著作，个中甘苦，自是

点滴心头。然而，一旦完成，却有如武侠小说中所谓的“打通任督

二脉”，此后写作，便也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在写作及修改期间，

素来敬爱的廖蔚卿与彭毅两位老师，以及本系柯庆明、郑毓瑜先

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要特别向他

们致谢。

《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初稿发表于

员怨怨缘年底东海大学所主办的第一届“妇女文学学术会议”。撰写
期间，适逢女性主义思潮在台湾方兴未艾。由于当时引进鼓吹

者，多为外文系学者，所据以论析的文本，自然偏于英美文学，即

或有本土性论述，也多集中于现当代，至于古典文学的女性研究，

实有待开发。因此，如何将当代女性主义观点融会于中国古典文

学的研究，以期彼此映照、相互深化，遂成为我当时的关怀焦点。

所幸，初步的尝试还算颇受肯定，会议之后，修订稿随即刊登于

《台大文史哲学报》，并被收录于加州大学吴燕娜教授所选编的

《中国妇女文学论集》。另外，据此改写的《谁在思念谁？———徐

淑、鲍令晖思妇诗与汉魏六朝“思妇文本”的纠结》一文，也被南京

大学张宏生教授选入《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一书。这篇文章，为

我此后的女性辕性别研究开启端绪，在个人学术生涯中，具有一定
意义。

不过，全书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

统中的意义》。它的初稿早在员怨怨猿年夏天便已完成，算是本系列
论文最早成篇者。然而修订之后正式发表，则是在员怨怨缘年秋南京
大学所主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是我第

一次赴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地点，又是昔日六朝古都金

陵，感受自然别有不同。还记得，大会由周勋初与张伯伟先生主

猿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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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除了开幕当天有程千帆先生专题演讲外，北京大学袁行霈、张

少康，山东大学张可礼等前辈，南京大学许结、张宏生、曹虹，上海

师大曹旭，社科院刘跃进等青壮辈学者，以及台湾六朝研究的专

家洪顺隆、杨承祖、蔡宗阳、李立信教授等，也都与会发表论文。

三天会议中，大家以文会友，会后并且一同前往考察南齐帝王陵

墓遗址，往事历历，在在令人难忘。正是这次会议，使我结识了不

少优秀的大陆学者，并成为时相往还的好友。南京天高气爽的秋

日风情，会中论学析理的纵横意气，也因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图

绘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至于《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既是本研究

系列的收尾之作，也是当年获得“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奖助的成

果报告。而我当初所以申请“专题研究计画”，实出于系内同事兼

学长古清美教授的鼓励。古先生在明代思想及佛学方面的研究

十分杰出，为人仁慈宽厚，对我的研究向来多所关照鼓励。可惜

天不假年，抗癌多年后，仍不幸于去年夏天辞世，令人追怀不已。

何况，在此之前，当年曾出席南京文会的程千帆与洪顺隆先生，更

早已先后作古。当此重理旧作之际，心头闪现的，遂不免是谢灵

运《拟邺中集序》中的文句：“撰文怀人，感往增怆。”而本书此时再

次结集出版，于是也就因为岁月推移，于原书的学术论述之外，另

增添了几许人世的憾怅。如果说，汉魏六朝“拟代文学”及“赠答

诗”的写作，是时人所留下的种种“生命的行迹”；那么，对它们的

研究历程，及其所牵涉的个人生命体验，又何尝不然？天地逆旅，

浮生若寄，不同时空中的行迹纵使杂沓多方，但藉由书写铭刻，总

也要为人文世界，留下动人的传承。

以上四篇文章，连同《序言：新视域的拓展———兼谈“拟代”与

“赠答”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意义》，曾以《汉魏六朝新论：拟代

与赠答篇》为题，于员怨怨苑年由台湾里仁书局结集出版，引起学界不
少关注；随即并有若干青年朋友各自据以引申扩展，发展为学位

论文。汉魏六朝“拟代文学”与“赠答诗”的相关研究，似乎也在长

源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久冷寂之后，开始有了多元而活泼的气象，这毋宁是令人欣喜的。

新增收的附录《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

之关系》一文，原是就读研究所博士班期间，修习裴溥言先生“诗

经学”课程的学期报告，员怨怨园年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虽是学
生时代的习作，但自认还有些新意，因此野人献曝，附志于此，也

算是作为研究生涯开始之初的纪念吧。

当然，本书能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学史研究丛书”，

与国内学界见面，实由于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及出版社张凤珠

女士的促成，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致谢忱。

梅家玲

圆园园源年春于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

缘生命的行迹———新版自序



序言：新视域的拓展

———兼谈“拟代”与“赠答”在汉魏六朝

文学史上的意义

本书的主旨，在于以汉魏六朝文学中的“拟代”与“赠答”两类

文学为基本素材，尝试提出若干新观念，以期为该时期的文学研

究拓展新的观照视域。

汉魏六朝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古典

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历来备受重视。不过，尽管既有的研究成果

已多有可观，但随着学术界新观念、新方法不断被引进运用，非但

许多看似已早有定论的成说，实有被重新定义、诠释的必要；在既

有的研究之外，也仍然有不少其他的视域，值得进一步开拓。本

书所处理的“拟代”与“赠答”两类文学，便是颇值得注意的研究面

向。其中，“拟代”部分，试图为素被误解的拟作、代言现象，在文

学史上重新定位；“赠答”部分，则在尚且乏人关注的研究现况中

开疆辟土，标识出另一个值得探究的新领域。而经由它们的彼此

映照互证，正所以开显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新貌。

所谓“拟代”，是指以“拟作”、“代言”方式所完成的诗赋作品；

“赠答”，其实也就是“赠答诗”，乃系文人之间藉以交通往还的诗

作。所以选择它们为研究起点，实因自汉魏以来，这两类文学便

一直是当时文人创作的大宗。即以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为例，

该书将诗分隶二十三门，其“赠答”一门，收王粲以下至齐梁的诗

作凡七十二首，为数之夥，几甲于全编，所受重视的程度，于此可

见一斑；“杂拟”一门，辑录陆士衡、张孟阳、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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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诗作凡六十三首，亦极可观。而西汉“贤人失志之赋”杂然纷

陈，以及诸多以“七”、“九”名篇的辞赋奕代迭出的情形，更见证了

“拟代文学”在彼时发展的盛况。

然而，尽管“拟代”与“赠答”之作在汉魏六朝盛极一时，并且

也受到当时论者（如萧统、钟嵘等）高度的肯定，但后世学者却似

乎并未注意及此。其原因大抵不外乎：或将“拟作”视为“伪作”的

类同物，以为它“不真”，“与创作者自我生命无关”①；或以为“赠

答”不过是为交际应酬而作，既缺乏真性情，也不具艺术价值，相

对于《古诗十九首》以来止于“自言其情”的作法而言，乃是一种异

变②。

但问题是：这两类作品在汉魏六朝大量涌现，绝对是不容否

认的事实，甚至于，正是经由它们，才形塑出彼时特殊的文学风

貌。因此，与其主观地贬抑、漠视它们的存在，不如调整观照角

度，客观审慎地探问：为什么当时的文人要写这样的作品？它们

出现的意义为何？是否反映了某些特定的生命情态与社会现况？

在文学传统中，这些作品将如何定位？

基于此，在检视当时的相关作品后，我发现：谢灵运的《拟魏

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是一个很适合的研究开端。一则，它

是谢客对建安诗作的“拟代”，若能针对它的美感结构和写作时的

相关美学活动予以深究，并配合对汉晋以来拟作、代言现象的考

察，当有助于对该类文学成因、流变与特色的厘清；再则，谢客所

拟代的对象，又恰好是建安诗歌中的“赠答”、“公燕”之作，沿波讨

圆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①

② 持此类观点者或可以叶燮为代表，叶氏以为：“《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

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应酬等类，⋯⋯此变之始也。”说见《原诗》

（内篇上），引自《曹操曹丕曹植资料汇编》（台北：木铎出版社，员怨愿员），页圆苑缘。

如王瑶《拟古与作伪》一文中即曾指出后人往往将“拟古”与“作伪”二事相提

并论，并多方考辨驳斥。说见《中古文人生活》，收入《中古文学史论》（台北：长安出版

社，员怨愿圆），页员员园—员猿源。龚鹏程也指出拟作“不真”、“与自我的生命无关”，见《文学散
步》（台北：汉光文化事业公司，员怨愿缘），页员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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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亦可为“赠答诗”的相关研究启迪端绪。

以是，在以下的论述中，本书将先由《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

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

序〉的美学特质谈起》一文起始①，先深究灵运拟作的“美学特质”，

进而带出对普遍风行的汉晋诗赋中之拟代现象的考察和省思。

文中指出：

在谢作的美感结构方面，其以“诗”、“序”毗连并列、错综为

文，为作品创造出极其特殊的“空间形式”，不唯体现出一圆融完

整的美感结构，并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与一般“线性式”阅读迥

异的，着重瞬间“回映式”领悟的美感经验，于艺术表现方面，实有

过人之处。以此一作品为例，亦可见拟代作品的完成，实关涉一

“从读者到作者”的美学活动，它包括对阅读活动的“具体化”、创

作活动中的“神入”和“赋形”，以及从读者到作者──“即境即真”
的“创造性转化”等。由此可见，从创作到完成，拟代作者的心中，

一直不断进行着无数复杂的互动和转化，而在连串的辩证性交融

中，每一刻体验的瞬间，都因有现时经验的即时融入与拣择，具有

一定的真实性与创造性，并以此成就、丰富了自我的生命经验。

以此为据，复考诸汉晋以来的拟作、代言现象，则可知：绝大

多数作品的完成，乃是出于一分不能自已的、欲对“人同有之情”

相参互证的情怀。因而，汉晋以来拟代体的写作，实系时人重温

过去，参与现时，迎向未来的一种生命体验；并且在此一深具“创

造性转化”的生命体验中，完成其在文学传统中的积极意义。

不过，正由于“以生命印证生命”乃是“拟代”写作的重要前

提，而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印证”其实涉及心理上复杂的“认

同”过程。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此一“认同”如何形成？蕴塑

其形成的社会辕文学背景如何？若换一角度来看，此类认同又是
否会影响（或伤害）其认同对象的主体性？

猿序言：新视域的拓展

① 该文曾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苑期，员怨怨缘年源月。



相思情怨是魏晋诗歌中的普遍主题，尤其自曹植《七哀诗》以

来，“思妇”即成为文人拟代的重要对象，因此，无论是“思妇文本”

本身的形成衍变过程，抑或其与拟代文学间的  ，都是彼时文
学史上值得关注的课题。而《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

相关问题》①，便一方面耙梳“思妇文本”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也

就其相关问题，予以厘析。

经由这一部分论述，可以看到：建安以前，来自民间歌诗中的

“思妇”情怀流衍放恣、活泼多元；建安暨建安以后，则因文人大量

以“拟作”、“代言”方式有意为诗，遂使“思妇”成为一具有“典律”

性格的美学典型。其间，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固有其影

响力，但结合了政教理想与比兴谲谏手法的“诗言志”观念，及盛

行于当时的拟代风气，更是促兴此一文本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它多出自男性文人之手，故在不断进行的“性别仿

拟”之中，为原本或仅为虚拟想像中之理想形象的“思妇”，建构出

特定且僵固的“性别身分”，并反过来支配、规范了真正妇女的言

行表现，进而促成女性主体的消解。相对于“拟代文学”的正面意

义———为时人提供重温过去、参与现时、迎向未来的生命体

验———此一由“思妇文本”所牵引出的女性辕文学主体性被虚拟、
篡夺的问题，实不啻为“拟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另一角度的省思

与对话空间。二文合并以观，适可见出“拟代”在汉魏六朝发展时

所涉及的不同面向。

至于“赠答诗”，则分由《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

意义》②和《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两篇文章予以

处理。前者系以赠答诗形成发展过程中，最具关键性的建安赠答

源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①

② 该文曾宣读于由南京大学所主办之“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员怨怨缘
年员员月。后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员怨怨苑），页员怨远—圆源苑。

该文曾发表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源源期，员怨怨远年远月。



诗为研探中心，一方面上溯先秦，为“以诗赠答”之风的由来及发

展经过梳理脉络；另一方面，则配合时代因素，论析其时之士人群

体特色、诗歌类型，及其在整个“赠答传统”中的“示范意义”。

此一论述指出：无论是文学方面，抑或社会方面，在整个“赠

答传统”中，建安赠答诗都有其承先启后的示范性意义。文学方

面，除提供一人际往还沟通的美学形式外，更突破政教、社会性的

既有限制，开创出无物不可写、无情不可抒、无事不可叙的新体

貌；社会方面，则因赠答诗系“精英团体”、“仪式行为”与“象征符

号”的展现，故于圣贤、将守之外，使“文士阶层”成为另一“精英团

体”，彼此间以诗作赠答往返，亦以此而成为具有“仪式行为”之特

质的“象征符号”。它的出现，更为魏晋以后文人每以“集团”形态

举行大规模的游宴，及频以诗作相互酬赠的作为导其先路。

不过，由于现今可见之建安赠答诗多属“赠诗”，“答诗”不多，

其因赠、答往还而生之美感趣味及人我互动情形，亦未能充分得

见，而“二陆”的赠答诗，便成为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时的切入点。

二陆的赠答之作，不仅在数量上居于魏晋诗人之冠，且在内

容上，既有兄弟至亲间的相互赠答，也有与当时权贵间的酬赠，更

有为人代作赠答之属；其诗作之内涵、体制，本多有变化，由诗作

所形塑出之自我形象、社会面貌，及其与文学传统间的多重互动

关系，非但多有可观，值得深究，更可成为管窥魏晋赠答诗一般特

色的起点。因此，在《二陆赠答诗中的自我、社会与文学传统》一

文中，首先着眼的，便是赠答诗的双重性格：“仪式性”与“美学

性”。循此，乃可见出自我辕社会辕文学传统在赠答诗中的建构与
汇融情形。据以探析二陆之作，可知：原来看似单纯的赠答活动，

实则在“仪式行为”、“精英团体”等社会学意义之外，另有“召唤在

场”、“应对想像”、“交换原则”等美学特质，每一首“赠答诗”，其实

都是各种不同社会辕文学要求的辐辏点；因而，与不同对象进行目
的及质性互异的赠答往返，乃是“自我”于多重关系网络间依违游

移的辩证历程，不同时代的赠答作品，自然也就形绘了“社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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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不同面向。

经由上述各论点的相互映照，亦可发现：“拟代”与“赠答”在

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由于汉魏继周秦之后，彼

时《诗》、《骚》等经典性文本典范俱存，各种文学体类犹待滋衍，

“文士”的社会阶层，则仍在酝酿之中。此时，着眼于“以生命印证

生命”的“拟代文学”所以应运而起，实因它适时地提供一具有“近

似的再演”质性的文学辕生命形式，使文人既得以借鉴前人的生命
经验，为一己的存在定位，也能在既有文本的影响下，更缔新猷，

体现融“曾经”与“现时”为一，寓“传统”于“创新”之中的，深具辩

证性的传承意义。其肇兴于汉世，绵延不绝于魏晋，所见证的，正

是在一个“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逐步酝酿滋萌的时代中①，文

人如何藉由出入古今、折冲新旧，以图建树一己之主体性的努力。

然而，随着“文学”观念的日趋成熟，以及“文士”阶层在建安

时期正式成形，诗文创作，除为个人吟咏情性之具外，同时并负载

了“社交”的功能；甚至于，还成为区隔文人团体与其他社群的重

要标记。在此情况下，“赠答诗”于建安之后成为文人创作的大

宗，所反映出的，便不仅是为诗者个别的情志款曲，也是个人自我

与社会群体，乃至于文学传统的互动实况；不仅是“礼尚往来”的

社会需要，也是身为文人者的一种存在姿态。它的正式成形并蔚

然成风，便也不仅为文学辕文人自觉作出正面宣示，更幽微地吞吐
着个人与群体、文学与社会政治间若即若离的张力。

也因此，若将“拟代”与“赠答”合并以观，适可见出汉魏六朝

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面向：纵向的承先启后（拟代），与横向的往

来互动（赠答）。前者，铭记着人文世界相继相承的行进轨迹；后

者，则图写了当代瞬间的个体存在情境，和与之盘结互动的多重

关系网络。而该时期的文学风貌，也就在它们的形成、发展与交

远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① “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之说，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台北：元山书局），页

愿缘—员园员。



互影响之中，逐一呈显。它们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当有一定意义。

本书的论述，容或尚有未尽之处，但却不妨视为一个研究的起点，

也希望经由此一新视域的开拓，为汉魏六朝文学的相关研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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